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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田牧

文明路，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中心最

繁华的一条街道。在不到100米的路上，中国农

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下称“邮储银行”）、

茂名农商银行三家金融机构的网点汇聚于此。

作为专门服务本地农村的银行，茂名农商

银行在羊角镇的这家网点，从橱窗玻璃到营业

厅内的立牌、墙上的挂牌，放眼看去全是各种贷

款产品的介绍。

紧挨着邮储银行的一家药房，门口的墙上

挂着一个铭牌，显示它还是邮储银行的“农村普

惠金融支付服务点”。记者进去时正值中午，不

到10分钟的时间就有三位从周边村子过来的老

人取现金。店员翻着密密麻麻的登记本告诉记

者，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十位老人拿着他们的

社保卡来店里取现金。

这家药房的街对面是羊角镇党群服务中

心，门口也挂着一块铭牌，上面写着“中国工商

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进到大厅，除了有一面

墙上贴了些宣传工商银行助农金融产品的标语

外，没有工商银行的柜台，也无相关工作人员。

羊角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商

银行只在这里挂了个牌子，不开展业务。

当记者历时数月，从东南到西北走访全国

多个省份的农村地区，以试图了解经过十余年

的大力推动后我国农村金融现状如何，发现茂

名羊角镇的这条文明路正在呈现的，正是当下

农村金融的一个“缩影”。

金融基础设施名称不一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已十余

年，由农业、农村、农民组成的“三农”从一开始

就是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对象。十余年来，从

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县乡村，自上而下推动农

村金融发展已取得重大成绩。

简单来说，普惠金融在农村的落地形式主

要包括四方面：存、转、取、缴等基础金融服务；

以银行为主面向“三农”推出的各种贷款产品；

农业保险；面向村民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其

中，承担着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重任的金融基

础设施，是此次记者观察的重要窗口。

这项农村金融的基础设施，在不同地区不

同机构有不同的称呼。比如河南兰考，我国第

一个经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

试验区，在乡镇设立了乡级普惠金融服务中心，

村里则叫普惠金融服务站。各家银行还和村子

里的商店合作，挂一个写着“农村普惠金融支付

服务点”的牌子，许多地方也叫“助农取款点”。

顾名思义，这些助农取款点在日常生活中

最主要的用途，是为那些不会用手机支付、去银

行网点不便的老人支取现金。记者在走访过程

中了解到，如今农村参保的60岁以上老人，每月

都会有一笔养老金。离县城或乡镇较远的村子

里如果有助农取款点，老人们隔一两个月就会

拿着自己的社保卡去村里的取款点取出现金供

日常花销。

在大多数地方，助农取款点的合作银行就

是当地给老人发放社保卡的发卡行。在兰考，

中国农业银行是该县农村老人社保卡的主发卡

行，因而下面村子的助农取款点主要由中国农

业银行设立。在茂名羊角镇，邮储银行承担了

这一角色，而隔壁的高州市，则由高州农商银行

负责。它们就像一个个毛细血管，将银行网点

无法覆盖的村子连接了起来。

在官方文件里，这是普惠金融“村村通”工

程的一部分，又被描述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村村通”工程通常都是各级政府或者金融监

管部门提要求、下任务、纳入考核，银行是实际落

地执行的一方。记者从兰考县金融管理部门获得

的文件中看到，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实行主办银

行制度，银行负责提升服务站硬件设施、开展业务

培训。广东全省在目前新一轮的“村村通”工程

中，以县为单位，各辖区内的普惠金融服务点由当

地农商银行负责出人出设备，成本自担。

广东多地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以前的普

惠金融服务点用的是小型 POS机，设备成本数

百元。如今新一轮设备升级，投放的“粤智助”

机器比家用打印机还要大，成本上万元。记者

在茂名辖内多个农村走访发现，“粤智助”的线

上功能比传统POS机多了许多，比如查征信等，

但却不能取现金。这使得只投放了“粤智助”的

普惠金融服务点，无法提供农村老人最常用的

取现服务。

据记者了解，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普惠金

融服务站或助农取款点，主要有两种合作形

式。一是与各村委会合作，将设备放置于村党

群服务中心，村委会工作人员负责村民日常金

融服务。二是与村里的商店合作，店主接受培

训后为村里的老人办理转账、存取款等服务。

记者走访的全国 50多个村子中，大多助农

取款点设在村里的商店。这种方式成本低，也

更符合村里日常的生活状态。而一些设置在村

委会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兼职的村委会工作人

员难以做到时刻为村民提供金融服务。

记者在河南兰考、广东茂名和江门、浙江丽

水等地走访的五个设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普惠

金融服务点，就因为或关门或相关人员不在岗

而无法及时提供服务。

“村村通”里存盲区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村村通”工程，像一条

条蜿蜒进乡间的柏油马路一样，农村普惠金融

服务站在农村遍地开花，极大方便了农民获取

日常金融服务。

2016年12月获批设立全国首个普惠金融改

革试验区的兰考县，根据记者获取的官方文件，下

辖的464个行政村都已设立了普惠金融服务站。

江西吉安作为正在推进中的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区，目前在全市布设的助农取款点、保险“三农”服

务站等超过3000个。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旗下裕农通普惠

金融服务点已覆盖河南省内超4万个行政村。

这些数字代表了过去十余年来政府部门和

银行支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提升的

切实成绩。但记者实地走访调研后发现，优异

成绩之外还存在另一面。即使在多个国家级普

惠金融试验区，真正的“村村通”、“全覆盖”也并

未实现。

兰考县三义寨乡范台庄村口的文静副食超

市门口挂着一个牌子，显示它是中国农业银行

设立的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除了助农取

款外，店主还会收集村民的贷款需求上报到银

行。沿着范台庄村一路往北，位于黄河边上的

夹河滩村，党群服务中心办公桌上放置着一块

“普惠金融”桌牌，记者前去询问时，值班的老干

部却说不清“普惠金融”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村

子里一家小卖部的老板表示，夹河滩村没有类

似文静副食超市那样的助农取款点，要想取现

金得到附近设了点的村子去。

类似情况在记者走访的地区普遍存在。

2022年 9月，浙江丽水获批成为国家级普

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记者在丽水

下辖的松阳县、景宁畲族自治县走访看到，两地

农村除当地农商行网点外，还有不少如建行、农

行、邮储银行、浙江稠州银行等设立的普惠金融

服务站，大多都与商铺合作，可见性很高。

丽水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样的地

理环境下，大多数农村也处于山中，许多村子交通

极为不便，驱车需要翻十多个山头才能到达，银行

网点更是相距甚远。理论上，打通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对于身处大山中的老人们来说是最为迫

切的。记者在丽水走访发现，普惠金融服务站大

都设在人口较多交通集中的中心村，以覆盖周边

临近村子，并未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丽水许多农村地区呈现“空巢”现象。处在

大山深处的景宁县叶谢村，总共有60余户，但据

村里两位老人说，常年居住在村里的只有 5户，

其他村民都已搬到了县城或去外地打工。叶谢

村没有小卖部，每周会有商贩开车载着日用品

来村里售卖。金融服务站自然也没有，要取钱

就得去乡里的银行网点。

从叶谢村翻几个山头，就到了大地乡。公

开信息显示，大地乡户籍人口6769人，常住人口

512人，占比 7.5%。记者了解到，留守群众基本

为60岁以上老人，有些村子已经彻底无人居住。

邮储银行在大地乡设有一个网点，但一个

月只营业两天。网点旁边有一个中国邮政设立

的金融服务站，供老人们日常取现金用。但在

记者到访时，站点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POS机

自去年 10月故障后一直未修好，相应业务不得

不暂停办理。

机器设备维护不及时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

经常遇到。

兰考县崔园子村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设在村

委会，记者 3月初到访时村干部表示，POS机已

经坏了一个多月，还没修好。茂名高州市柏桥

村党群服务中心里的一台价值近万元的建行金

融服务设备，在3月下旬记者到访时贴着一张机

器故障无法使用的字条。

需要强调的是，在记者走访的十余个县市

里，兰考和丽水在金融服务覆盖面上已经做

得相对很好。而在许多地方，由于人口流失、

银行成本负担重等诸多原因，许多助农取款

点正在消失。景宁农商行下属网点的一位信

贷经理告诉记者，这几年周边不少村子的普

惠金融服务站被撤销或不再运营。吉安金融

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近年来

吉安辖内的普惠金融服务站也在进行整合，

数量有所减少。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在今年初回复证

券时报记者的问题时也指出，“由于建设助农服

务点成本高、收益低、缺少资金支持、入不敷出，

部分地区助农取款点正逐步减少，农村支付供

给的可持续有待提高”。

“形式主义”两面观

客观来说，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与农村地

区实际环境的变化有关，个别地方机器设备故

障导致的无法运营只是临时的“堵点”，在已经

建成的数十万农村金融服务站点中也算瑕不掩

瑜。但如报道开头提到的茂名羊角镇从未实际

运作过的“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或

更值得重视。

在对多位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政

府工作人员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各种普惠

金融服务站点的建设考核体系。

如上文所述，这些站点的落地执行方主要

是银行。工农中建邮储等全国性大行，一般是

从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原银保监会）等上

级金融监管部门领任务，然后再层层分解，最终

落实到各个县支行。地方政府则主要要求以本

地农商行、农信社为主体，建设普惠金融服务

站。一些重视普惠金融工作的地方，如兰考、丽

水、吉安等国家级的普惠金融试验区，也会向辖

内的其他股份行、城商行等分派任务指标，以期

更快、更多地完成“村村通”工程。

农商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本身在农村

就有密布的网点，建设这些站点更容易，也能一

定程度上与自身业务形成有益联动。但对于主

要面向非农地区的银行来说，这项任务可能就

成了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进而在基层落地过程

中，一些银行为了完成指标要求，就以只挂牌子

不办业务的“形式主义”来应对。

4月下旬，证券时报记者在甘肃天祝县阳山

村、永登县三岔村两个便民金融服务点询问后

得知，这两个由当地农村信用社设立的服务点

也都是只挂了牌子却不办业务。

此外，一些地方漂亮的普惠金融服务点，象

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

景宁县大均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乡政

府、党群服务中心等建在漂亮的游客服务中

心和旅游景点旁。街道古色古香、商铺林

立。不仅如此，大均乡还是景宁县乃至丽水

市有名的普惠金融考察点。证券时报记者在

4月上旬到达时，正赶上丽水市普惠金融之窗

刚刚在这里落成。

从大均乡景区入口进去，沿街一排商铺中

有三家不同银行挂牌合作的农村金融服务站。

记者询问了两家商铺的主人，外地游客基本都

使用微信、支付宝等付款，几乎没人会取现金。

而本地人的社保卡与景宁农商行合作，其余两

家站点实际使用率有限。而刚刚开业、装修精

致的丽水普惠金融之窗，记者在上午 10点钟到

达时，却看到大门紧闭，无人值守运营。

在兰考县离城区不远处，已经建成了近三

年的兰考数字普惠金融小镇显得萧条。这里营

业的各类主体不过十余家，大多数的屋子还是

毛坯状态。小镇向东是农田，向南沿街的一排

小楼，挂着工农中建邮储等国有大行，及中原银

行、兰考农商银行等地方银行的门头招牌。

从残留的物料标识看，这些银行设立的网点

都是以普惠金融为主题。记者看到，除中国农业

银行的一个网点在实际运营外，其他各银行的场

所都已荒废多时。小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些

关掉了的银行网点只在小镇刚建成领导来考察

时短暂运营过，之后没多久就陆续关门了。

在记者由东向西一路的调研中，无论广东、

浙江的山区农村，还是内蒙古、甘肃的高原戈壁

滩，一直未曾提及却无处不在的，是一个个商

店、小卖部里的微信、支付宝付款码。随着过去

十年中国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在大多数地方

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里，已经部分进入了“无

现金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一些地区助农

取款点在减少的现象，也能体会到一些“形式主

义”背后的不得已。对政策制定者和银行来说，

应该重新认识当下真实的农村金融现状，因地

制宜，减少无效工作和重复动作，将有限的资源

用在农村金融真正需要的地方。

农村金融现状调查：看不见的“村村通”

编者按：农村金融一直以来都是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

由于“三农”的复杂性，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及面对的挑战也

与以服务城市中小企业为主的普惠信贷主体差异巨大。

近几个月来，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东中西部八个省份的

广大农村地区，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农业产业公司、基层

干部、一线业务人员、农村居民等进行了广泛交流，通过探寻

一线实际情况，找寻未来农村金融发展方向。

本期报道以“助农取款点”这一农村金融的重要金融基

础设施为切入点，观察农村金融的现状和挑战。

田牧田牧//摄摄


